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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是怎样炼成的


高僧是怎样炼成的
—— 一个佛教文献学的考察

陈  坚
如何成为一个高僧？这是个问题，尤其在当代更是个问题。曾听或曾见坊间有讨论名僧与高僧之区别的，这实际上是下游“出海口”的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回到源头，关注高僧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高僧是怎样炼成的？“法无定法”，“无有定法，如来可说”①，当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读历代《高僧传》或一些高僧的个人传记，发现高僧的成长史各有不同，有的童贞出家，有的直到“而立”甚至更晚才出家，如近代天台宗巨擘倓虚大师（1875—1963）出家那年已是43岁“高龄”；有的“心空及第”考科举考不上了才出家，有的“忽一日”听闻佛法有所悟而出家，如慧能大师（638—713）有一天在卖柴的过程中“见一客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便至黄梅，礼拜五祖”②，出家去也。再者，有的出家前聪慧异常，有的入佛门前则简直就是木瓜一个，连话都不会说；有的到处云游参访行脚走四方，有的则闭关洞中或阅藏或行“般舟三昧”③；有的登坛说法随处讲经，有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有的守戒，有的坐禅；有的持咒，有的念佛；有的过午不食，有的三餐照吃；有的“头陀”苦行瘦成柴，有的法相庄严胖似佛；有的臂被斫，有的指仅八；有的顶有疤，有的须发飘；有的精通医术，有的熟稔易学；有的神通广大会下雨，有的下雨也照样要打伞；有的作“国师”居庙堂之高，有的当“隐士”处山林之深，还有的干脆就是走村串乡的“疯癫汉”；有的圆寂时世寿还不到60，有的却居然活到120……可见高僧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身相，不能一概而论地说长某种模样修某种行的就是一定是高僧，其他的就不是。我们既然“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那么同样地也“不可以身相得见高僧”。不过，虽然“不可以身相得见高僧”，但是从各种佛教典籍所描述、记载或收录的或详或简有关高僧的事迹和介绍中，我们还是可以隐约找到高僧成长的一些轨迹或规律的。

一、神奇托胎出生异常

佛教史上第一位同时也是最伟大的高僧当然非释迦牟尼莫属。佛经上关于释迦牟尼有所谓的“八相成道”说，这个我们在一些佛寺的墙上廊间或佛塔的基座上看到其连环画的“八相成道”描述了释迦牟尼如何从一位王子变成为一名高僧，因而无疑可以被看作是释迦牟尼的“高僧成长史”。关于“八相成道”，大小乘佛典的说法略有不同，若根据《佛本行集经》，“八相成道”中的“八相”分别是指降兜率、托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和涅槃，其中的“托胎”是指“释迦化乘六牙白象，象口含白色莲花，下降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从净饭王夫人摩诃摩耶的左肋入胎”
——摩诃摩耶夫人就这样神奇地怀上了后来成了释迦牟尼的悉达多太子，那么悉达多太子又是如何“出生”的呢？“悉达多太子降生的时候，正是公元前六世纪中期，根据印度古代风俗，女人生小孩一定要回娘家去生产，摩耶夫人回娘家时，路过岚毗尼花园，看到花园里有一颗美丽而十分鲜艳的无忧大树，她将右手攀着这棵大树的树枝。正在这个时候，悉达多太子就从母亲的右胁降生了下来”
，据“《普曜经》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②，也就是后来佛教徒们常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实际上，不但释迦牟尼托胎神奇出生异常，其他高僧“亦复如是”，比如后来成了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罗睺罗，也就是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关于他就有如下“指腹成胎”的故事或传说：

有一天悉达多太子就到净饭王皇宫里，去向父王要求，准许他出家修道，净饭王一听到这句话，当下泪如泉涌。太子的妻子耶输陀罗也在旁边，净饭王心情沉痛，就拉着太子的手说：“悉达多！如果你能有儿子的话，我就同意你去出家。”太子马上用手对耶输陀罗的腹部一指，说：“父王，她有娠了。”此时，耶输陀罗吃了一惊，就得了胎，这就是指腹成胎的故事。……后来经过了六年之久，才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罗睺罗。

人家一般都是怀胎十月，而罗睺罗却是怀胎六年，你说神奇不神奇，异常不异常？再看鸠摩罗什大师（Kumarajiva，344—413年)，他的母亲“既而怀什，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有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
可以说，相比于释迦牟尼和罗睺罗，鸠摩罗什的“托胎”和“出生”更为“雷人”，据说鸠摩罗什的母亲因为怀上了他而变得更加聪明，简直就是“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而当他一被生下，其母亲立马就忘了前言，变得愚钝了，这实在与作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异曲同工，因为当舍利弗的“母亲怀他的时候，他母亲的智慧，就异于寻常的妇女，据说这是受胎儿的影响。”
都说“妇女怀孕似得病”，哪知“怀孕还能开智慧”；都说“母因子贵”，哪知“母因子慧”？高僧之不可思议在其出生时便初露端倪，不妨再看几例：

酒仙遇贤禅师，姑苏长洲林氏子。母梦吞大球而孕，生多异祥。

明州天童宏智正觉禅师，隰州李氏子。母梦五台一僧解环与，环其左臂，乃孕，遂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环状。

北京天钵寺重元文慧禅师，青州千乘孙氏子。母梦于佛前吞一金果，后乃诞师，相仪殊特，迥异群童。

东京慧林怀深慈受禅师，寿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现舍，文殊坚禅师遥见，疑火也。诘旦，知师始生，往访之。师见坚辄笑，母许出家。

这些都是古代高僧“出生异常”的案例，实际上不独古代为然，近现代亦不无，如“八指头陀”敬安寄禅大师（1851—1912），“父讳宣杏，母胡氏，尝祷白衣大士，梦兰而生”
，其中的“白衣大士”就是许多人头脑中会有鲜明印象的穿飘然白衣的观世音菩萨
，敬安大师是他父母向观世音菩萨求来的。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山东有个女居士，她那生得眉清目秀小帅哥一个的儿子，十三岁就出家了，在山西一个偏僻的寺院里信佛很虔诚，修行很精进。她有一次对我说，这个儿子是她在济南千佛山求来的，但出生后不知为啥一直不会说话，到处求医问药也无济于事，想不到出家后没多久就会说话了，不但会说话，而且到了十六岁居然还能给一群大妈大娘讲经说法并深得后者赞叹，莫非他将来真的会成为一个高僧？不过，那女居士找我的目的不是来向我夸耀他的儿子，而是希望我这个研究佛教的大学教授能劝他还俗，因为她说她自己已经黔驴技穷，就是牵了九头牛也难以把她儿子拉回来让他还俗，这让她在四乡八里颜面尽失抬不起头（这一点想必中国人都能理解），同时也让我左右为难：面对这么一个“高僧胚”，我究竟该支持他出家呢还是劝他还俗？

也许是一个共性，非独佛教为然，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关于其“高僧”——为了方便起见，权且随顺佛教的说法，希望能“得意忘言”——出生异常的记载或说法，比如基督宗教的耶稣，关于他的出生，《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

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老子：

据传，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是彭祖的后裔，在商朝阳甲年，公神化气，老子寄胎于玄妙王之女理氏腹中。理氏在村头的河边洗衣服，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李子。理氏忙用树枝将这个拳头大小的黄李子捞了上来。到了中午，理氏又热又渴，便将这个李子吃了下去，从此，理氏怀了身孕。理氏怀了81年的胎，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就白眉白发，白白的大胡子，因此，理氏给他取的名子叫“老子”。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说:“李就是我的姓”。

与老子太过离奇的出生相比，孔子的出生稍微正常些，但也非同一般。孔子生身父母是叔梁纥和颜征在。“叔梁纥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妾生长子孟皮，但孟皮有足疾，不能为嗣，于是叔梁纥求于颜氏。颜氏有三女，且欲与叔梁纥为婚，但又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两长女皆不愿，唯小女颜征在愿嫁叔梁纥。颜征在时年十八，而叔梁纥已经七十二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周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八月孔子降生。孔子生而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山，故名‘丘’。”
记得有一次我去尼山参观，尼山脚下有个岩洞叫“夫子洞”，据说孔子就出生在这“夫子洞”里。孔子怎么会出生在一个岩洞里呢？原来，当时当地有个风俗习惯，女人必须回娘家生孩子，于是怀了孔子的颜征在于产期邻近时也动身回娘家，不料走到半路就忍不住要生产了，不得已只好就近找了这个岩洞，在里面把孔子给生了下来。总之，关于孔子的出生，可以这样来总结：孔子不但“野合”岩洞中生，不合《周礼》，有点“来路不正”，而且还“生而头上圩顶”，也就是头顶凹陷下去
，与我们在佛寺中看到的佛像头上凸出来一块的“肉髻相”正好相反。

二、童年出家聪慧颖悟

虽然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是成年结婚生子后再出家的，但是，从统计学上看，中国历代高僧大都是童年或少年出家，像青岛湛山寺的创始人倓虚大师（1875—1963）四十三岁出家以及写《文心雕龙》的刘勰（约465—520）临死前两年才出家（出家后改名慧地），这纯粹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异数。

那些童年出家日后成为高僧的孩子们，个个是仲永，聪慧通达，然而，如果他们不出家，那么也就极有可能像仲永一样“泯然众人”而终至碌碌无为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出家使得他们的智慧免遭世俗之摧残——出家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还可以成就智慧。大家看鸠摩罗什大师七岁出家，“从师父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两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日通达，无幽不畅”
，没有什么佛理是他不通的。再看玄奘法师（600—664），十岁随兄出家，“年十一诵维摩、法华。……口诵目缘，略无闲缺。睹诸沙弥剧谈掉戏，奘曰：‘经不云乎，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岂复恒为儿戏？’可谓徒丧百年，且思齐之怀，尚鄙而不取，拔萃出类……时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每恒听受，昏明思择。僧徒异其欣奉，美其风素，爱敬之至，师友参荣。大众重其学功，弘开役务。”
玄奘因为天资聪明，再加上不事儿戏，勤奋好学，对于佛法“每恒听受，昏明思择”，在大众中真可谓是“拔萃出类”，鹤立鸡群，以致于师友们都很喜欢他，“美其风素，爱敬之至”，不让他干各种“役务”以使他能够专心“学功”，你看优秀学生多有福气！同样优秀的还有像玄奘一样“西天取经”的义净法师（635—713），“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人也，髫龀之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
这是《宋高僧传》对义净的“出场”介绍，其中的“髫龀”（念tiáochèn），意为幼童；而“弱冠”则是指二十岁。
义净法师自幼出家，二十岁依照佛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即正式僧人，直至后来游学京师，西赴印度，在佛教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取得巨大成就，这一切都与他童年的良好品性有关。据今人的研究，义净法师小时候就深受佛门赏识。有一次，父亲带着小义净上土窟寺去拜访明德法师，当时正好从神通寺来的后来成为义净法师佛教启蒙老师的善遇法师和慧智法师也在那儿，明德法师就指着义净父子介绍：
“这是山那边张施主父子，一向亲近佛门，乐善好施，特别是这位小施主，天性聪敏，颇有慧根，将来的成就，当不在我等之下。”

善遇法师和慧智法师一边答着礼，一边注意起了义净，只见这个孩子顶梳双髻，脚穿粉底布履，长得虎头虎脑；又见他刚才跟父亲进门时，亦步亦趋，举止有方，也不由得心中喜欢。善遇法师就笑着问道：“小施主，几岁了?”

义净举起小手答道：“五岁。”

善遇法师又问：“学过经文吗?”

义净答道：“学过，爹爹去年就教我背《金刚经》了。”

善遇法师眼中一亮，把义净拉到身边，不住地称赞。

善遇法师和慧智法师真的没有看走眼，“天性聪敏，颇有慧根”、五岁就能“背《金刚经》了”的小义净最终没有辜负这两位启蒙老师的期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赫然成了一代大法师。不过，说实在的，在中国佛教史上，类似“小义净成为大法师”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想没必要再举例了，再举例也只是个量的积累，倒是转而探讨一下小义净何以五岁就能“背《金刚经》了”这个问题比较有意义。

小义净何以五岁就能“背《金刚经》了”？一般五岁的小孩子可能还尿床呢，不要说背《金刚经》，也许连话都说不全，熊孩子一个，小屁孩一个，能背四句唐诗就已经阿弥陀佛到天了，怎么可能背近六千字的《金刚经》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佛在《金刚经》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或者保守地说，已经向我们暗示了答案，只是许多人不曾意识到而已。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金刚经》开始部分，当佛说了的一些道理后，须菩提颇有点疑惑，于是就“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也就是说，您老人家刚才讲的这些道理(比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颇有众生”，亦即一般的普罗大众听后，“生实信不”？到底能不能真的就相信呢？这时“佛告须菩提”曰：

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

要理解这段经文，需先了解佛教的“三时”说。“三时”也就是三个时期，系指正法时期、像法时期和末法时期，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自己死后佛教发展所作的三阶段划分或者说所作的预测，其大意是，释迦牟尼佛死后前五百年是正法时期，所谓“正法”，顾名思义就是佛法还很正，释迦牟尼佛原来怎么说的，大家就怎么传，佛法还没有走样；而再接下来的五百年，也就是“如来灭后，后五百岁”，那就进入了像法时期，“像”者，类似也，相似也，与释迦牟尼佛的原意相比，这个时期的佛法有点走样了，但还不至于太离谱；像法时期以后就是末法时期，按照《佛说弥勒下生经》，这个时期历时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相当地长①，我们现在都还生活在末法时期，而且还遥遥无期，真是“漫漫长夜何时休”哪！不过，大家不要悲观，因为上引《金刚经》告诉我们，在“如来灭后，后五百岁”的像法时期，尤其是进入末法时期以后，虽然正法普遍消亡，大家都不知佛法之正义了，也不能相信正法了，然而，事非绝对，即便如此，也还是有极个别的“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在像、末时期还能相信像《金刚经》中所说的那样的正法，这样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也就是说，他们在多少佛世之前就种下了“善根”，“根机”很好很正，正是因为这久远以来所种下的“善根”，正是因为这很好很正的“根机”，他们才能在像、末时期相信正法，并且正是“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②，在像、末时期担当“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以保持正法于不坠。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小义净何以五岁就能“背《金刚经》了”。

按照“三时说”，中国进入隋唐就进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的末法时期，因而生活在唐朝的义净法师就是末法时期之人。生活在末法时期的义净法师之所以五岁就能背《金刚经》，乃是因为他“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有此“善根”，背个《金刚经》还不是张口就来？何难之有？话赶话，我这里又想到了惠能大师（638—713）。据《坛经》的介绍，“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③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惠能的年龄，但从上下文判断，此时的惠能无疑是一个卖柴少年。一个农村偏僻乡里的小孩，何以偶尔不经意间听人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唯一的解释就是，小惠能也像小义净一样，“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正时因为有这么好的根机，所以他们才能背《金刚经》悟《金刚经》。总而言之一句话，高僧们之所以在童年或少年时就表现得聪慧颖悟，乃是有久远以来种下的“善根”为基础的。

三、云游四方参学访道

那些日后成为高僧的小和尚小沙弥们并非完全得益于先天的出生异常和聪慧颖悟，后天的云游四方和参学访道亦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你看鸠摩罗什九岁那年随着他那同样出了家的母亲“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槃头达多。……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含，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宫，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重爵。……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于十门、修智诸品，无所咨受而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问，无所滞碍。沙勒国有三藏沙门名喜见，谓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初开法门……’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利耶苏摩。苏摩才伎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亲好弥至。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怪而问曰：‘此经更有何义而皆破坏诸法？’答曰：‘眼等诸法，非真实有。’什既执有眼根，彼据因成无实，于是研核大小，往复移时。什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振名诸国，手击王鼓而自誓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什既至，以二义相检，即迷闷自失，稽首归依，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宗仰，莫之能抗。时王子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开方等经奥。什为推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
，这是鸠摩罗什在来汉地之前的游学经历和说法实践，可谓既广且深，而且他远从西域到汉地来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游历，尽管他在这个过程中先是被前秦皇帝苻坚（338—385）派吕光大将（337—399）率兵给“抢来”，而后来又阴差阳错地转到了后秦皇帝姚兴（366—416）的手里，“情节”似乎有点曲折。

记得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我们这个世俗社会乃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看这句话如果改一下，改成“天下熙熙,皆为佛来；天下攘攘,皆为佛往”或“天下熙熙,皆为法来；天下攘攘,皆为法往”，无疑是对中国佛教史的最好描述，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中国佛教史上，既有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域外僧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也有像玄奘那样的僧人远涉流沙到印度去“西天取经”，还有像鉴真（688—763）那样的僧人漂洋过海到东洋去传播佛法，即使是国门内的那些僧人，也没“闲”着，也是到处托钵云游“跑江湖”，讲经说法“走四方”，甚至还有赵州和尚（778—897）“八十犹行脚”的佳话流传至今。可以说，一部中国佛教史就是一幅和尚们熙熙攘攘风尘仆仆往来于途的宏大画卷。

云游四方和参学访道不只是到中国来的和尚或中国和尚的优良传统，而是大乘佛教的基本要求，大乘佛经多有明白开示，比如《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便是其中的典型。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的指点下，一路往南，依次参访了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分别是：

德云比丘、海云比丘、善住比丘、弥伽大士、解脱长者、海幢比丘、休舍优婆夷、毗目瞿沙仙人、胜热婆罗门、慈行童女、善见比丘、自在主童子、具足优婆夷、明智居士、法宝髻长者、普眼长者、无厌足王、大光王、不动优婆夷、遍行外道、鬻香长者、婆施罗船师、无上胜长者、师子频申比丘尼、婆须蜜多女、鞞瑟胝罗居士、观自在菩萨、正趣菩萨、大天神、安住地神、婆珊婆演底主夜神、普德净光主夜神、喜目观察众生主夜神、普救众生妙德夜神、寂静音海主夜神、守护一切众生主夜神、开敷一切树花主夜神、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夜神、妙德圆满神、释迦瞿波女、摩耶夫人、王女天主光、遍友童子师、善知众艺童子、贤胜优婆夷、坚固解脱长者、妙月长者、无胜军长者、最寂静婆罗门、德生童子、有德童女、弥勒菩萨、参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成分可谓相当复杂，有佛有外道，有人有神仙，天上地下，男女老少，什么角色都有。善财童子在临出发前，文殊菩萨反复叮嘱他要不知疲倦地向所遇到的各位“善知识”学习：“善男子！汝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欲亲近诸善知识，问菩萨行，修菩萨道。善男子！亲近供养诸善知识，是具一切智最初因缘，是故于此勿生疲厌。……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智，应决定求真善知识。善男子！求善知识勿生疲懈，见善知识勿生厌足，于善知识所有教诲皆应随顺，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勿见过失。”①善财童子依教奉行，果然精进异常，不知疲厌，一一参访这五十三位“善知识”，虚心向他们学习，当最后参完普贤菩萨时，善财童子“次第得普贤菩萨诸行愿海，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一身充满一切世界，刹等、行等、正觉等、神通等、法轮等、辩才等、言辞等、音声等、力无畏等、佛所住等、大慈悲等、不可思议解脱自在，悉皆同等”②，也就是与诸佛菩萨齐肩平等了，也就是解脱成佛了——善财童子就这样通过云游参访而“炼成”高僧了。当然，善财童子之所以能成为高僧，除了他极为广泛的云游参访，还有前文所讲的“神奇托胎及出生异常”，且看《华严经》之相关描述：

知此童子初入胎时，于其宅内自然而出七宝楼阁，其楼阁下有七伏藏，于其藏上，地自开裂，生七宝牙，所谓金、银、琉璃、玻璃、真珠、砗磲、码瑙。善财童子处胎，然后诞生，形体支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纵广高下，各满七肘，从地涌出，光明照耀。复于宅中自然而有五百宝器，种种诸物自然盈满，所谓金刚器中盛一切香，于香器中盛种种衣，美玉器中盛满种种上味饮食，摩尼器中盛满种种殊异珍宝，金器盛银，银器盛金，金银器中盛满琉璃及摩尼宝，玻璃器中盛满砗磲，砗磲器中盛满玻璃，码瑙器中盛满真珠，真珠器中盛满码瑙，火摩尼器中盛满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满火摩尼……如是等五百宝器，自然出现，又雨众宝及诸财物，一切库藏悉令充满，以此事故，父母亲属及善相师共呼此儿，名曰“善财”。又知此童子，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深种善根，信解广大，常乐亲近诸善知识，身、语、意业皆无过失，净菩萨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净，犹如虚空，回向菩提，无所障碍。①
这段经文的结尾还告诉我们，善财童子之所以能够不知疲厌地云游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乃是因为其在过去世“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深种善根，信解广大，常乐亲近诸善知识”，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引文重出），有如此“善根”的善财童子无疑是聪慧颖悟的，尽管《华严经》中没有这样明说。正因为他聪慧颖悟，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察善财童子已，安慰开喻，而为演说一切佛法，所谓说一切佛积集法，说一切佛相续法，说一切佛次第法，说一切佛众会清净法，说一切佛法轮化导法，说一切佛色身相好法，说一切佛法身成就法，说一切佛言辞辩才法，说一切佛光明照耀法，说一切佛平等无二法”。②试想，如果善财童子不聪慧颖悟，木疙瘩一个，法眼“雪亮”善于应机说法的文殊菩萨怎么会给他讲这么多佛法呢？文殊菩萨是不会做“对牛弹琴”这种傻事的，他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这不，善财童子在听了文殊菩萨的一通说法后，顿时心开悟解，一心勤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僧肇（384—414）在《不真空论》中曾说“自非圣明特达，何能契神于有无之间哉？”同样地，若非聪慧颖悟，善财童子何以能说出上面这个偈颂？此一偈颂可以看作是善财童子前往南方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的“行前决心书”，在这封“决心书”的鞭策下，“善财童子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在每一位，皆说我已发菩提心，云何学菩萨道？云何修菩萨行？每位知识都将自所证到的法门，开示善财，第一位德云比丘，最后就是普贤菩萨，指示十大愿行……在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童男童女，有国王宰官长者居士，有菩萨，有遍行外道等，意思就是大乘佛法，一律平等，不执色相，只消有道德智能超胜于我的，还都是我们的善知识，诚为后世学菩萨道的模范。”

四、结语

可以这么说，《华严经》通过“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炼成“高僧”的三道程序，即“神奇托胎出生异常——童年出家聪慧颖悟——云游四方参学访道”。当然，这三道程序乃是古代高僧“炼成法”，它就像《西游记》中所说的太上老君炼丹炉一样，足以“炼成”一个高僧所必备的“出离心”、“菩提心”、“慈悲心”等佛教“内丹”。不过，时空大挪移到了今天，高僧又该如何“炼成”呢？我觉得在上述三道程序的基础上再加上现代的大学教育或相当于大学教育的高质量的佛学院教育就OK了。如果不受宗教情绪的干扰而纯粹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那么僧人所要接受的大学教育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俗文化知识的教育，这与一般的大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二是佛教学术的训练，即以学术的态度来了解佛教。然而，我所亲自遇到的两件事让我对僧人接受大学教育不很乐观甚至很不乐观，第一件事是我所供职的山东大学创办了由我负责的主要面向在家出家佛教徒的成人教育层面的宗教学专业（佛教方向，专科层次），系统讲授佛教知识和理论，学员毕业可以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文凭（不是佛教培训班的那种结业证）。虽然现在这个班一直在办，而且已经办到第四届了，但佛教界却有不少人不以为然颇为反对，比如曾有某法师给我打电话，没好声音地说：“我们佛教是讲了生死的，学你这个能了生死吗？”极力阻止他的一个很想尝尝大学滋味的弟子来报这个班。第二件事是有位女居士的儿子，初中读了一年就辍学到一个山寺出家了，出家那会他才十三岁，今年十六了。我所认识的这位女居士很开明，并不反对她儿子出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总觉得小小年纪怎么着都应该学点文化，所以就找到我，希望他能跟着我在大学里旁听点课，因为像他这种情况那是不可能再正规上学的了。谁知这位长得眉清目秀因为平时走路总是低头看蚂蚁久而久之就有点驼背了的小沙弥满脑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坐着也念佛走路也念佛，“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说实话，我非常钦佩他有如此精进的“道心”，但他就是不愿进大学课堂，有几次好不容易由她母亲陪着或着干脆说是押着来到我的课堂，他也是坐在下面无心听课有心念佛，偶尔与他讨论问题，则是开口我师父怎么说闭口祖师大德怎么说，可他连一本祖师大德的著作都没读过，只是看过网上一些法师讲经说法的视屏。我一看这架势，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替他母亲难过，当然现在他也不再来听课了。他走了解脱了，我也清净了。阿弥陀佛！

① 《金刚经·正信希有分》。


② 宗宝本《坛经·自序品》。


③ “般舟三昧”（梵语Pratyutpanna Samadhi）这一修行方法出自《佛说般舟三昧经》（东汉支娄迦谶汉译），该经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净土经典。“般舟三昧”是早期中国佛教所崇尚的一种比较严格刻苦的修行方法，“其修法以七日或九日为一期，日夜经行，不可坐卧，专念诸佛，能于空中感十方诸佛，特别是无量寿佛在三昧中立于眼前”（参见《般舟三昧经》，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AC%E8%88%9F%E4%B8%89%E6%98%A7%E7%BB%8F），所以有时也叫“佛立三昧”或“常行三昧”。这种苦行修法，后世尝试者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如山西广陵县极乐寺昌义“法师发愿闭关潜修三年，于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在南村净土院两间土窑洞闭关忏悔念佛，法师除念佛诵经外，在关中还拜读了《印光大师文钞》,关中最后一年，法师按照佛经中般舟三昧的要求，虔修般舟三昧三次，每期增至一百天，百天中不眠、不坐、不卧，一直绕佛念佛，日中一食，一期下来休息几天接着开始下一期。在地方居士的辛勤护持下，法师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功行圆关，地方信众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迎请法师出关，法师出关时头发披肩、皮包骨头，讲话时发音都很困难，法师闭关三年，仅吃粮食一百八十斤，体重仅剩六十余斤。”《住持师父：昌义法师（行三期般舟三昧 闭关三年）》，参见http://www.sxgljls.cn/jtzl/11.htm，2011-04-06。


� 《金刚经·如理实见分》。


� 《八相成道》，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msf64kY6pf3l_R2evdQTHOkVedKnuqaxgxNa1auTg0TcvsCu-DQj68eKTMg7ymm。


�明旸法师《佛法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3页。


②【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上册，第3页。


�明旸法师《佛法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9页。


� 【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1997年10月版，第45页。


� 《诞生的前后》，参见http://www.liaotuo.org/view-54767-1.html，2012-02-25。


�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中册，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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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下册，第1041页。


�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下册，第1088页。


�刘安定《八指头陀生平年表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9页。


� “大士”乃是中国民间对菩萨的称呼。


�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章18-25节。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237.htm。


�参见《孔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9THM_EUpGkQ_hXBHcy_0CkB_vrRmafIyGMDFTC74JCaV3lJttgidZSNohFhkBTwhzmBUlwrEguAK1yP1w-ohtChu-8i8Nu9lC8QxoJAOWFAfgmkVGVQx1spLTYhs56wN。


� “圩顶”的意思，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司马贞索隐：“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转引自魏东平《“圩顶”如何读音？》，参见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6819&do=blog&id=732438）“圩”子的原意，是指中国江淮一带低洼地区筑起来防水的堤，至于“圩”的读音，颇有争论，有wéi 、xū和yú三种，这个是语音学问题，此处暂置不论。


�关于仲永，事见王安石（1021—1086）《伤仲永》一文。王安石在文中描写了一个名叫“仲永”天生才华出众、五岁便可指物作诗的神童，这个神童后来被其父亲当成赚钱的工具，将他在乡里带来带去让其写诗挣钱而不让他学习，以至于最终沦落为一个普通人。


� 【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1997年10月版，第46页。


� 【唐】道宣《续高僧传·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


� 【宋】赞宁《宋高僧传·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 “髫龀”，念tiáochèn，其中，“髫”是指古代小孩头上扎起来的下垂头发；“龀”指小孩换牙。白居易（772—846）《观儿戏》诗中有曰：“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又“弱冠”者，古代男子二十岁要行“�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44624.htm" \t "_blank" �冠礼�”，即戴上表示已成人地帽子，以示成年，但因体犹未壮，故称“弱”，后来，“弱冠”即用来指年满20岁的男子。中国佛教将出家人受比丘戒成为正式僧人的年龄定在二十岁，应该是受到了“弱冠”这一习俗的影响。


�王亚荣《义净法师传》，载释常静主编《大唐三藏义净法师纪念文汇》，济南义净寺暨济南义净文化传媒中心2010年印行，第7—8页。


� 《金刚经·如理实见分》。


� 《金刚经·正信希有分》。


① 由于佛教经典众多，关于“三时”说，学界有各可找出佛经依据的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印度佛教只说过正法时期和像法时期而没有明确说过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自己鼓捣的；有的认为印度佛教本来就有完整的“三时”说；另外，在“三时”的时长上也有不同意见，有说正法时期和像法时期都是五百年的，有说都是一千年的，还有的说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的，至于末法时期，那就出入更大了，有说一万年的，也有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我这里所描述的“三时说”也只是权当一说而已。


② 《金刚经·持经功德分》。


③ 宗宝本《坛经·行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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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严经》第六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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